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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中国不缺‘保尔’缺‘比尔’”

（上接B10版）

新京报：《财经》杂志日
前发表了与经济学家吴敬
琏的对话，吴先生提出当前
社会存在种种问题，从根本
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
全到位、行政权力压制和干
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当务
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你
怎么看？

管清友：吴老师一直是
中国改革的一面大旗，让人
钦佩。现在不是没有改革
共识，问题是怎么改、从哪
里改。改革基本上还是要
有个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个
原则基本上就是市场化、国
际化、放松管制。

现在改革有回潮，中国
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过度而
是不足，在教育等领域所谓
的 过 度 其 实 是 政 府 的 缺
位。未来的改革将是市场
化与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
特征呈现出中低速增长、非
制度性增长、产能过剩、大
而不强、土地财政等特点，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四个大字：“改革开放”。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
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
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
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
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
不及此前，加入 WTO 所带
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
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
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
于国内改革。

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
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
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
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
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
改革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
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
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
深渊。

新京报：你现在是否看
到 哪 些 领 域 有 改 革 的 迹
象？对改革有什么预期？

管清友：当前，推动中
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制度红
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现在
缺的是改革的动力，或者说
形成改革动力的力量。

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

具备改革共识，每个社会阶
层都在强调改革，也都认识
到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
真正出路。但是，各个阶层
的共识是不一致的。

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
下缺乏改革共识，因为一些
强势阶层没有改革动力，并
对一些领域的改革设置障
碍。现在改革确实到了深
水区，容易改的都改了，剩
下的都很复杂，这就要求在
经济改革时必须有基本的
价值取向，从经济学上说，
凡是有利于市场化和放松
管制都要坚持。

我们要从原来改革开
放时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时
期，转化到以存量改革为主
的阶段。原来是做大蛋糕，
现在是在想如何分配好蛋
糕，而且分配好蛋糕是有利
于激发做大蛋糕的。现在
收 入 分 配 中 很 明 显 的 偏
向于政府、企业，这也是
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

未来改革的着力点可
能还是城镇化，以城镇化
带动经济发展。

改革是国家放松管制的过程

新京报：有人说民间投
资空间受挤压，找不到出
路。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管清友：是，有的人说
温州的人没有投资渠道，比
如说想投资石油，但是进不
去，可以说现在对民间资本
还有很多投资限制，其实根
本就是要放松政府管制。

美国是一个监管型政
府，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
型政府和一个投资型政府，
在改革过程中，政府本身也
是一个改革对象，政府职能
要重新定位。

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看
得很清楚，中国出口导向型
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的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蜕变”。

中国需要重新积聚改
革的动力，打破利益集团的
阻碍和干扰，转向美国经济
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
场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
强力干预经济，而是为市场
运行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公
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

从目前来看，财税体制
是个切入点。财税既涉及
经 济 又 涉 及 政 府 职 能 。
1994 年我们搞分税制，当
时的背景就是中央财政收
入比重下滑。现在反对的
声音非常大，主要就是地方
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这个

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现在
的土地财政、强制拆迁等
都与财税体制有关。地方
政府觉得委屈，有很多事
要做但没有钱，没有钱就
要搞土地财政，为基础设
施建设融资。

新京报：投资型政府的
特点现在仍然存在，最近发
改委就对外披露批准了近
万亿的项目。

管清友：其实无论是从
改革开放 30 年的长周期还
是 2008 年金融危机“4 万
亿”出台后的短周期看，我
们目前都面临新的发展思
路和模式的转变。应该承
认，刺激政策有其合理性，
但这个度很难把握。

今年经济下滑很明显
是就是由于房地产投资下
滑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在固
定资产投资占很大比重，保
障房又不是按市场化建设，
地方政府没有很大动力，投
资就不去。

现在的房地产调控仅
从控制需求下手，导致开发
商拿地谨慎，土地供应减少
紧接着就是价格的反弹。
这样的调控不可持续。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
在两种泡沫，一是表现在
一线城市的价格泡沫上，
二是体现在三四线城市的
规模泡沫上。三四线城市
如果城市化率不足，收入

水平增长不快，规模泡沫的
风险更大。

新京报：那么要如何实
现新模式增长？

管清友：未来国内劳动
力、土地、商务成本将上升，
外部基础原材料也会上升，
现有的投资拉动模式将不
可持续。

即使是在基础设施领
域，也有很多值得做的领
域，例如农村医疗、养老、卫
生系统的改善，空间很大。

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
也可以更加细腻，改进城
市的绿地，做好公共设施
服 务 。 东 京 就 再 造 了 一
个 地 下 东 京 。 我 们 不 能
再走产能过剩，土地财政
的老路。

基于创新的技术密集
型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
将 是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
关键是要有一个鼓励创新
的 环 境 。 中 国 不 缺 保 尔
（柯察金），但是缺比尔（盖
茨）。创新需要良好的产
权保护制度，自由竞争的
市场制度，但目前我们还不
完全具备。

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
随者”、“追赶者”的角色演
变为一个“领导者”的角
色。如果没有类似工业革
命的技术革新或者是重大
的制度变革，中国的经济奇
迹将难以为继。

需要重新积聚改革的动力

新京报：现在很多舆论
指出国有企业占据了很多廉
价的资源造成了社会的不公
平。你怎么看国企这些年的
发展以及未来改革方向？

管清友：国企的改革和
发展既要正视历史又要尊
重经济规律。从计划经济
到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一直
没有停下来，经历了几个阶
段。1997、1998 年国企改革
造成大量下岗失业问题，社
会成本比较高，但这些企业
基本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
设立起来的，发展非常快。

但我个人感觉，上一轮
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基本
消化完了，国企发展需要继
续深化改革。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基
本实现了公司治理现代企
业制度，基本实现了企业内
部的市场化、专业化，但是
市场化还不够。

现在不少企业内部实
行了纵向专业市场化，甲乙
方分开，效率大幅提高。比
如石油行业，上中下游都是
相对独立的。但国际上通

行的规律是横向专业化，石
油公司就是石油公司，服务
和工程就由别的企业来做。

另外就是要实现股权
多元化，现在上市公司基本
上还有中小股东，国资委代
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利，但
国 有 股 是 否 有 必 要 占
100%？是否可以出让一部分
股权给别的战略投资者或者
别人，只要引入别的中小股
东，治理结构就不一样了。

新京报：近年来围绕国
企讨论比较多的还有其定
位问题。国企现在挣了很
多钱，但究竟有多少回馈了
社会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管清友：我们现在的国
企叫半企业制度，是一个经
济组织又不是一个纯粹的
经济组织。用国企内部的
话说，国企要承担经济、社
会、政治三大责任。

法国、加拿大也有很多
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国家的
国企定位很清楚，略微盈利，
大部分利润上缴，钱用到哪
里去怎么花的非常清楚。

现在国企上缴的不仅

是红利，也有很多税、费，但
同样还是被骂。我们现在的
问题可能很多不是企业的问
题，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国 企 改 革 ，是 个 国 有
资产管理问题，也可能是
个社会保障问题，也可能
是收入分配问题，甚至还
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国企
改革，涉及很多领域。但
有一点需要明确，国企改
革不能学苏联搞彻底私有
化，一人分一点股票，那样
最后就成了寡头垄断。但
现阶段要让国企变成公益
性的，也不现实。

国企改革不能彻底私有化

管清友个人出版及
参与的作品有《石油的逻
辑——国际油价波动机
制与中国能源安全》、《后
天有多远？——通货危
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
化》、《刀锋上起舞——直
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等。

【个人著作】

在经济改革时必须有基本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学上说，凡是有利
于市场化和放松管制都要坚持。

基于创新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将是新的经济增
长点。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随者”、“追赶者”演变为一个“领导者”。

国企改革不能学苏联搞彻底私有化，一人分一点股票，那样最后
就成了寡头垄断。


